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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演之前，茅威濤感冒發燒39
度，仍一直堅持排練，啞着

嗓子唱，沒想到突然失聲了，臨
到演出還在點藥。第二天還要演
出的她說：「蘇東坡有着化解所
有一切的那種能力、能量，我在
這個年齡段裏能夠遇上蘇東坡這樣
一個角色，遇上這樣一個戲，是我人
生當中的一種幸運。」
越劇《蘇東坡》以宋代名流蘇東坡的一生為線

索，以「女子越劇」特有的「全女班」演劇模
式，展現了當代越劇的舞台之美。茅威濤飾演的
蘇軾，躺着夢着一個又一個人生場景之夢，貫穿
了全劇。編劇何冀平以一種「盜夢空間」式的表
達手法，將蘇軾的烏台詩案、黃州突圍、疏浚西
湖等人生節點一一展現。朗朗上口的蘇東坡詩詞
融入充滿現代感的舞台場景之中，別有一番當代
意趣。何冀平說：「我最要選的就是他青春的東
西，這裏面看到的蘇東坡40出頭，所有的演員都
是青年，展示着一股朝氣。這股朝氣也就是我很
年輕的時候，就喜歡上了蘇東坡的這首詞——
『一點浩然氣，千里快哉風。』只要你有這一點
氣息在心中，什麼也擋不住你。」

蘇東坡的「emo」茅威濤心中開花
排練時，導演司徒慧焯一直強調，「茅老

師，我想讓你找到蘇東坡在哪個點上emo（情
緒化）。」
茅威濤從心底認同這個點就是黃州。蘇軾已

經45歲，卻被貶謫黃州，與家人別離，政治
生命提前結束，人生遭受毀滅性打擊。以前看

蘇東坡，茅威濤只覺得這個
人物太精彩，他可以飛到雲
端、低到谷底，又觸底反
彈。60歲之後的茅威濤再
看，已然不同。「別人都
說他豁達、樂觀，我個人覺
得並不能夠完全這樣去解讀
蘇東坡這個人。其實蘇東坡他

自殺過幾次，比方說烏台詩案在押
解的路上路過太湖，在船上的時候他想跳下
去。」
「何冀平的劇本是新銳的，或者說極其有那
種女性的另一種視角，表現那種曠達的文人豪
氣，她腦子裏想的全是那種比方說滿天風雪發
配路，讓我想到野豬林，但後來我覺得這個不
對。我突然有一天跟導演說，我想到了《芙蓉
鎮》裏謝晉導演拍的姜文那個角色，凌晨5點
起來掃大街，他拿着掃把，在那跳華爾茲，一
邊跳一邊掃大街。」
在茅威濤看來，劇中貶謫黃州途中，不是差
役趕着蘇軾走，不應是苦情戲，不是要塑造困
境中如何不屈不撓，而是蘇東坡拿着竹杖，反
而趕着差役走。劇中茅威濤唱道：「不管有多
少座山，都得要翻，二位差役，走啊。」途中
兩個差役為誰來殺蘇東坡而吵架，「吵吵吵吵
啥子嘛，要搞就搞快點。」茅威濤飾演的蘇東
坡突然飆了一句四川口音話，本應淒風苦雨的
黃州貶謫路，卻讓觀眾會心一笑。
「我覺得這樣的東西是蘇東坡的，在最難的
時候，他可以讓自己站起來，該幹嘛幹嘛，該
吃吃，該睡睡。」茅威濤說。

還有一個場景，劇中京城謠言傳出蘇軾死了的
消息，友人陳季常跑到黃州悼念。蘇東坡正在家
裏手工製墨，看到老友一臉悲傷之情，達觀的他
黑紗一蓋以鬼魂出現，和老友開起了玩笑。
「我在這個戲裏找到對他的一種不同於以往的
認識。60歲之後，我對人生有了更多的感悟，比
如說我以前因為母親的去世，我有恐懼。不知道
從哪天開始，我好像不怕了，就放下了。我覺得
每個人都會有終點，你有起點必須有終點，所以
你要過好每一個階段，坦然地面對。」
導演和茅威濤最後還有一個決定，將蘇軾所
有的東西「脫」下來。最後那個場景，茅威濤
走到台前，脫掉了一件件衣裳、髮冠，甚至靴
子。「我只有這樣去掉所有的枷鎖，回到本
身，回到灑脫的、不帶任何枷鎖的我，才是真
正的自己。所以我回過頭來說那句『誰怕？』
的時候，是真的那種釋然，不怕了。」
「這個劇很現代性，我特別感謝編劇給了我
們一個『盜夢空間』般的意識流的心理，帶給
了我們更多的創作空間。」茅威濤與香港團隊
的合作感受很深，「導演給了我更多空間，可
以自己去重新思考，去復盤今天所排的東西。
晚上結束排練六點回家，我還可以吃飯，洗完
澡我還得琢磨。跟過去一樣，我女兒把台詞拍
下來，洗漱間裏鏡子上全貼滿了小條子，都是
那種巨難背的台詞。然後我就一邊刷牙，一邊
即興背一下。」
「走出內地第一站就是香港，我們會陸續將
這部劇推向世界。」茅威濤笑了笑說，「希望
我們每個人都能更接近蘇東坡，腳踩泥土，心
中開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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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點浩然氣 千里快哉風

自投身越劇事業以來，茅威濤始終是劇種革
新的 「先行者」 與 「掌舵人」。從早年建立
「詩化寫意」的美學基調，到帶領「小百花」
打破傳統越劇 「才子佳人」 的敘事局限，她
的每一次探索都推動越劇向更廣闊的藝術天地
邁進。

從 1996 年新編越劇《寒情》開始，茅威濤
就通過挑戰傳統與突破自我，展現當代越劇舞
台獨特的藝術魅力。上一次原創新作是 2016
年的《寇流蘭與杜麗娘》，她將莎士比亞悲劇
《大將軍寇流蘭》與湯顯祖代表作《牡丹亭》
合二為一。茅威濤領銜主演並一人分飾古羅馬
將軍寇流蘭與書生柳夢梅兩角。十年後，她已
經成為新版「寇杜」的復排導演。十年間，她
投身杭州蝴蝶劇場的管理運營，還以藝術總監
兼製作人的身份推出了現象級的環境式越劇
《新龍門客棧》。感受人間冷暖，有着豐富戲
劇人生的她，如今63歲，決心親自演出《蘇
東坡》。

「我並不想重複相同的人物。我想到了顧伯

伯的話，如何用人文戲來提升小百花和越劇的
人文性。」著名編劇顧錫東和導演楊小青開創
了「詩化越劇」的藝術風格，「在這一脈的創
作當中，我也希望能夠通過蘇東坡這樣的大文
豪詩人，尤其是今天人們那麼喜歡的一個人
物，提升我們越劇小百花的整體藝術創作、藝
術審美、藝術表達。」茅威濤說。

1998 年上演《孔乙己》，茅威濤剃光了頭
髮，這次茅威濤戴上了髯口演《蘇東坡》。為
了戴髯口方便，她剃掉了兩邊頭髮。「整個人
都要融到蘇東坡裏去了，頭髮算什麼，兩三個
月就長出來了。」茅威濤想用髯口來傳遞蘇東
坡的複雜情感和人生態度的變化，她大膽對
「髯口」進行了解構，將 「髯口功」 提升至
「塑造人物性格的第二張臉」，通過捋、抖、
甩、繞等精準技法，傳遞出蘇東坡的憤怒、灑
脫、沉思與豪邁，讓傳統程式成為刻畫人物內
心的 「活工具」。劇中還專門設計了一場
「髯口舞」，讓人印象深刻。

何冀平說：「我很喜歡赤壁那一場，確實是這

個戲的高潮。戲中的髯口舞並不是炫技，髯口全
是黑色的，那是蘇東坡的筆墨，天地之間的筆
墨。原來劇本有幾句唱詞，後來沒有放進去，她
唱的就是因為他不是一個武將，不可以披掛上
陣，但是他手中有一支筆，這支筆就是方寸之間
指揮萬馬千軍，這也是我文人的一種感受。」

「傳統戲劇如果沒有推陳出新，終究只會成
為越來越小眾的藝術品。我們這門藝術要傳承
下去，要解決的問題在哪裏？我想可能就是怎
麼樣能夠把傳統和現代結合好。《蘇東坡》在
給大家看到一種可能性。今天我們已經到了一
個人工智能時代，我們難道真的要在空中生活
嗎？我們還是要腳踏實地去生活。所以在如此
多元的時代，藝術到底應該保有什麼樣的一種
本質？我想還是要傳遞一種精神。傳統戲劇的
使命不僅僅是要讓年輕人接納和喜歡，更重要
的是要真正激活當代人的文化感知與想像力。
而這種想像力是基於文化根基深處，有中國式
特點和中國式浪漫的。我希望《蘇東坡》能開
拓這樣的可能性。」茅威濤意切地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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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演司徒慧焯：
茅威濤就是蘇東坡
「排練經歷了差不多兩年時間，我看着她怎麼面對所有
的東西，我越來越覺得她就是蘇東坡，根本不用演。」杭
州首演結束後，導演司徒慧焯很激動，「我之前話劇、音
樂劇排過不少，但戲曲是第一次，有一種壓力，也有一種
很想做的熱情在裏面。把越劇的包容性做出來了，我很激
動，全台的演員就跟着那個方向去走，默契感非常好。」
在司徒慧焯看來，越劇可以算是中國當代的一種音樂劇，
「要擁抱傳統的東西，『四功五法』肯定要有的，可以創
新。」
他認為，戲曲有一個特別迷人的東西，就是「舞台的假定
性」，「那個東西就是想像力。我需要在一個空間裏，將它
變成一個無限的想像。我要求他們的身段、台步，都要轉
換。最初寫出來的唱腔跟現在有配器的唱腔，對我來說感覺
是完全不一樣的，現在唱的我覺得是非常好聽。那種轉化就
是我為什麼跟小百花合作有一種火花出現的原因。」
今年4月，越劇《蘇東坡》將在香港西九戲曲中心上
演，「香港演出劇場會有一點不一樣，可能要重排一些東
西，但是不會有大幅度的改變。」司徒慧焯坦言，自己最
喜歡的正是蘇東坡那句「一蓑煙雨任平生，誰怕？」，
「到最後，我覺得『誰怕？』對我來說是『I don't
care』，不是一種隨意說的，是經歷過你才能說出來，去
選擇用什麼態度去面對它。」
「這個戲的舞美和音樂需要一種形式化的東西，才能將
所有東西連在一起的。這種形式化的東西對我來說就是我
們怎麼看待大自然。」司徒慧焯覺得《蘇東坡》就是一個
藥，「如果你真的用心地看完它，你會覺得，有什麼問題
不能解決？你會發現人生可以更美好。我希望更多的年輕
人去看。」

越劇《蘇東坡》之前，何冀平已創作過《德
齡與慈禧》《天下第一樓》等舞台劇與《新龍
門客棧》等電影。其中《德齡與慈禧》曾橫掃
香港舞台劇五大獎項。創作過京劇的何冀平很
喜歡戲曲，但寫越劇卻是第一次。
何冀平愛看戲曲，喜歡王文娟的《紅樓夢》，
偶爾間看到了茅威濤在《西廂記》裏的張君瑞，
風流倜儻，「是我看過的所有戲曲角色裏所沒有
的，我就迷上她了。」

30年前，何冀平到了杭州，本意是朋友推介房
地產，但她沒有心思看房，到處問：小百花在哪
裏？茅威濤在哪裏？
「蘇東坡給我最大的感受就是他的面對，他的
一生真是太多的事情。蘇東坡這個人物我們倆約
了很久，30年。在這30年中，我知道茅威濤經歷
了很多，也是演蘇東坡的年紀了，她有很深對人
生的理解和感受，她演出來的分量會跟以前的戲
不同。於是2019年我們倆就決心創作蘇東坡。」

何冀平的創作從「情」字入手，既有蘇東坡與三
個夫人的感情，也有兄弟之情、朋友之情。她選擇
的人物角色，基本也是年輕人，最大的也就40出
頭。「我沒有選王安石、司馬光這些跟蘇東坡也有
很多故事的人物，我希望這個戲裏有一種朝氣的感
覺，不是暮氣沉沉，也不要有一些說教或者反省什
麼的。我更多是從蘇東坡的灑脫、他面對所有情
況、他的一些心靈感受入手，從這個角度去讓演員
表演。」
何冀平還透露，目前她正在創作音樂劇《紅樓
夢》，與1987版《紅樓夢》音樂創作人王立平合
作，還新創作了10多首曲子，也將是內地與香港

共同合作的劇目，預計2027年將上演。
從內地來到香港已35年的何冀平，熟悉兩地
的製作。「在35年的香港生活中，我親身感受
到香港的藝術水平和專業精神。中國的傳統文
化和香港帶有西方的國際視野融合，會產生一
種新的舞台效果。內地與香港音樂劇合作空間
很大，像《天下第一樓》、《大狀王》都是香
港話劇團的作品，在內地也極受歡迎，可以把
香港的一些藝術元素帶入到內地市場。我的劇
本可以成為兩種文化的一個橋樑的話，那是我
的一種幸運。」

編劇何冀平：赴三十年之約

傳統現代化 開拓越劇的可能性

穿
越

茅威濤：

●●茅威濤茅威濤
記者茅建興記者茅建興攝攝

●劇中「十年生死兩茫茫」的唱段，蘇東坡
與三位夫人一一離別。 受訪者供圖

●「髯口舞」群舞，那髯口是蘇東坡的筆
墨。 受訪者供圖

●●劇中竹子的獨特舞美劇中竹子的獨特舞美
設計設計。。 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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